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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中国古典园林有法无式，很难用今天谙熟的
建筑设计语言剖析古人在漫长时间中对一座园林
持续不断地构造，但当今中国园林被轻易地套入
现代空间，使得中国园林中一些重要的经验特征
被忽视 [1]。造园的过程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动态经
验，将含糊的意识观念与精确的手头操作这二者
联系起来，而这一具有文化特性的动态经验是难
以言传的 [2]。若真要找出语言总结某个园林之美，
那就必须回到它所在的含混朦胧的语境中。20 世
纪起西方的哲学开始出现模棱两可的特征，现象
学作为这时期哲学的重要分支也同样强调事件不
确定性、多元化，这与江南园林意象的含糊性特
征不谋而合。
另一方面，“胡塞尔 - 海德格尔 - 舒尔茨”
一系的现象学即后来的建筑现象学分支，讨论人
与场所的关系及人的存在。江南古典园林可理解
为一种寻求某种目的的人工自然 [2]，在相对隔离的
私人环境中，去师法自然，是对自然环境的诗意
构想，体现人与场所姌和（图 1）。此外，造园活
动与日常生活同步同构，是一种经验性的生活方
式，与人存在于世的方式息息相关。
舒尔茨和海德格尔的理论从宏观地域层面到
微观个体层面，与江南古典园林本质上的成因不
谋而合，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两者的现象学阐释，
探讨江南古典园林的成因。
1 背景——应时而易
中国自古不把自然世界当作纯粹外在的客体，
人与认识对象是物我为一。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
就反映出自然景观负载了同人的内心相关的美。
园林追求人与自然之和谐体现的自然美，是客观
世界与精神互动产生的美。自然山水画影响江南
古典园林的产生，山水画“取可居、可游之品”①，
采用集萃的方式串起来，在想象的世界中将其绘
制成为一个整体。古人通过山水画来满足自然山
川之审美追求，身体进入居游的愿望不断加深。
江南古典园林作为一种出于人对自然的向往而创
造的建筑空间，一种欣赏人化的自然美的特殊方
式，是人对自然欣喜的回眸与复归。其追求的最
高境界——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表明中国人
崇拜自然，而非追求对自然的控制。
另外，魏晋之后，政治动荡，社会混乱，士
大夫阶层远离世俗，产生了在园囿中隐居的念想。
自那以后每个时代，地域都离不开园林，虽然它
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须。南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《山
居赋》中将隐居分为了：“古巢居穴处曰岩栖，
栋宇居山曰山居，在林野曰丘园，在郊郭曰城傍。”
四种方式，它们几乎是早期中国古代文人园林的
基本模式。借助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诗文感染力
和诱惑力，为历代文人生活和精神向往。从白居
易的“中隐”理论影响士人的私家园林开始，中
国传统园林逐渐和礼乐文化的交融，也进入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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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林阶段。他们共同为中国后世庭院生活注入了
山水田园的日常诗意，并延续一千五百年之久，
直到五四运动才戛然而止 [3]。
2 宏观——因地制宜
哲学家舒尔茨开创了以“场所精神”为核心
的建筑现象学。他将场所（place）归结为“人为
地景”和“自然地景”的集聚，而这种集聚源于
世界构成元素中的“天与地”的融合：“天”为
场所本来与宇宙有关的“秩序”和与太阳有关的“光
线”；地则与物质实体和空间相关联 [4]。不存在相
同的“天与地”，所以不同的“天与地”构成了
无数的独一无二的场所。江南古典园林将地域的
自然地景再现，也受江南氤氲的光线、潮湿且不
连续的地表等地域特征影响。“吾国凡有富宦大
贾文人之地，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，而其多半
精华，实聚于江南一隅”[5]。那么江南古典园林必
定是归属于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。“江南”一直
是个不断变化、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，狭义上
江南常指长三角地区。总体地势平坦，无崇山峻岭，
以丘陵和平原为主。另外，江南温润多雨的气候，
使得这个地域文化中对水特别敏感。淡水湖泊众
多，河道棋布，也为园林借水提供了天然优势。
最后，环太湖流域物产富饶，晋室南渡之后，更
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，为园林文化沉淀
提供肥沃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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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地景影响人为地景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
中，中原传统儒家所构造的农耕政治文化思维，
一直都未在遥远的江南有生根的土壤。相反灵动、
积极、自由的道家思想在此开花。或得益于山灵
水秀，或得益于国小地偏，标举着小国寡民的早
期道家哲人，多数偏安在吴楚泽国。吴地风俗与
文化的基本品格是由道家哲学塑造的，是支撑江
南园林艺术经久不衰的文化根基。而且，江南远
离中央集权的中心，形成文化自足的政治边缘区
域。这使得士人能摆脱森严的朝廷管制，而独善
其身。
江南园林完全不同于北方园林。康、乾两朝
曾试图把江南古典园林的胜景，移植到北方，但
是总难获其灵韵。北方因土脉深厚，又悭于水泉，
造园的地理条件殊为不易。相对北方的官式大木
结构体系，江南园林建筑语境像是对北方宏大叙
事的抵制，其地域的匠作系统是独特的，不同地
域的工匠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。正如，董豫赣
先生把谐趣园和其母本寄畅园作对比，就发现按
图索骥式的机械 [2]。
《园冶·题词篇》有言：“园有异宜，无成法，
不可得而传也。”作者计成亦将“相宜得体”[6] 作
为造园核心法则。那么何为造园相地的“相宜得
体”呢？根据不同类型的地景或场所，将一方“天
地”集聚为园林，建筑完全融入自然环境之中，
使其让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，就可以说基本做
到“相宜得体”了。宋代园主苏舜钦在沧浪亭园
内选择那“一盆水”来“濯吾足”②。当他深知眼
前的这片地远不能和高山幽潭相比时，因意造景，
让园子显出自然真山真水的美妙。小池无关格局，
但入人心，“一峰则太华千寻，一勺则江湖万里”③。
（图 2）
不同地区地景不同，江南地区特有的地理位
置、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地域要素共同成就了江
南古典园林能如此不同。
3 微观——因人而异
人指的是园主。海德格尔将不具主体性，淹
没在时代洪流中的人称为“常人”[7]。与此不同的
是，江南园林集文人生活、精神、艺术设计，并
非仅仅是中介或手段，不执著园林本身，它超越
作为素材的客体，成为主体内在的审美体验，体
现园主的自主性和个体性。坚持自我经营，是具
有主体性的人——此在。加之江南园林的营造不
需要图纸，从人的本体出发，且具有历时性，饱
含着主人不同时期的经验和精神。因此可以说，
每个园林因人而异。
其次，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由“天、地、人、神”
构成，具有着“四重性”[8]。其中，地将“涌现者
返身隐匿”，具有闭塞性，而因此具有保藏自然
万物（存在）的功能；与此相反，天具有绝对的
开敞性，它让万物，特别是人涌现，而因此实现
自我。大地的保藏是为了更好地涌现。天地二者
互相对照配合，保证了人的自我实现。中国人以
自然山水作为自己家园的概念，将其视为有机生
命整体，它包含了天、地、人的观念。江南古典
园林将“天地”特性融合，既将自然保藏，也通
过持续性的营造不断开敞，它就是园主的涌现。
“古代中国人还是相信自己那个历史悠久、与视
觉吻合的整齐有序的天象，还是相信自己典籍中
那个分割清晰、与心理相吻合的整齐有序的大地，
以及由这种天象和地理而暗示的宇宙秩序。”[9] 最
后，神比天地纯净，不具有诸多特性，它不断指
引着具有“死亡”意识的人，当人不同于其他存在，
能意识到死亡时，便能向死而生，领悟轮回变化。
园林是不断变化的，但变化是永恒的。从这方面
更强调了因人而异，因为江南古典园林甚至可以
代表着园主的永恒。
另一方面，海德格尔认为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，
诗是本质的语言。他在其晚期名篇《筑·居·思》
中将筑造（希腊语 poiesis）与诗意地（希腊语
poietikis）等同。所以说，“诗意的栖居”应与具
有存在性的建造活动有关，而该活动则与人在“天
地间安居”有关。他还在文中尝试建立了这样一
个等式，即“筑造 = 栖居 = 存在 = 保养 + 建立”[10]。
而江南古典园林之于造园者，不就是建立然后不
断保养的场所吗？造园活动本质上就是探索人在
世最为适宜的存在方式，园林和园主互相因为彼
此而完整。 
结语
追根溯源，江南古典园林与园主的关系最密
切，造园者将能周遭能上到或已上到其手头的事
物搬到园内，所以造园活动本质上证明着此在之
“在”，是海德格尔笔中 " 诗意的栖居 " 的绝妙诠释。
然人不免受时代和地域影响，尤其对于地域来说，
舒尔茨认为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景共同塑造了人
和场所，而这也印证着，只有江南一处，才可孕
育出独一无二的 " 江南 " 园林。时代、场所和园主
三者相互作用，最终高度凝练于园中，成就了独
一无二的江南古典园林。应时代，就地利，最后
与人和，是现象学之论，也是江南古典园林的真谛。
图 1　“城市山林”艺圃（图片来源：作者自摄）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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